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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发展到元代，经由成吉思汗及其

子孙们的三次西征，得到了空前扩展与延伸，许

多外国商人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其中大都、

上都及和林三地成为聚集外商的重要地方。与

此同时，又有西域色目人拥入中原，许多人定居

于此并自觉学习中原文化，从中汲取文学养分，

陶冶审美情操，写下了富有鲜明丝绸之路印记

的诗歌，成为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的一支劲旅，

他们以独特的身份，积极参与元代文化事业，与

汉族诗人、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共筑元代丝

绸之路行旅诗坛。

一、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构成

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人群体与以往的任何

朝代相比，诗人群体的构成更为错综复杂，他们

在身份、地域、经历以及文化修养等方面存在着

较为显著的差异，汉族和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

体及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是这一时期丝绸

之路行旅诗人群体的两大主体。

（一）汉族和中原少数民族诗人群体

这一群体特指的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汉

族诗人、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中原少数民族诗

人共同构成的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亦可

称之为中原诗人群体。之所以将二者合为一个

群体，一方面基于契丹诗人耶律楚材深厚的汉

文化修养和文学造诣，一方面在于他与这些汉

族诗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元代或因公出使西域，或因私行走于丝绸

之路的汉族诗人较之于前之唐代和后之清代，

屈指可数，主要有陈义高、丘处机、李志常、尹志

平、郑景贤、王君玉等人。

陈义高曾以道士身份任忽必烈太子真金及

其长子甘麻剌的文学侍从，《永乐大典》有记载：

“高士陈义高，闽人。至元丁丑，与其师张大宗

师居大都。初侍裕皇，继从晋王镇北边。成宗

登极，王入朝，上赐义高卮酒，劳曰：‘卿从王累

年，无劳乎？’对曰：‘得从亲王游，岂敢告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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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裕皇”即太子真金。陈义高是元早期第

一位行旅于丝绸之路的南人，是一位宗教人

士。1290 年冬，忽必烈孙甘麻剌被封梁王，出镇

云南。陈义高作为梁王侍从，一路随行。他们

从大都出发，经过真定等地，然后向西。1291 年

春，梁王一行经过陕、甘，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

直抵交河城。在这次丝绸之路行旅中，他写下

了《过交河作》《隆徳县徳胜寨》《扈跸作》等丝绸

之路行旅诗②，其中《过交河作》最为著名：“黄昏

饮马伴交河，吟着唐人出塞歌。后四百年来到

此，夕阳衰草意如何。”诗人饮马交河畔，吟咏着

盛唐边塞诗人的名篇，观经历沧桑巨变的西域，

对夕阳衰草，发万千感慨。“后四百年来到此，夕

阳衰草意如何”，诗句表层似乎了无深意，却在

怀古叹今中蕴含着多少无奈。

丘处机是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弟子，于

1219 年应召率李志常等 18 名弟子，随成吉思汗

近臣刘仲禄西行。1221 年抵西域成吉思汗行宫

（今阿富汗界内兴都库什山北麓），觐见成吉思

汗，欲以道教养生法来劝说成吉思汗停止杀戮

行为，三年后回燕京。此行往返之间，丘处机写

下了许多反映丝绸之路风情的诗歌，诗多被弟

子李志常收集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另元人

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录了其部分诗歌作品。丘

处机行旅丝绸之路虽仅有三年时间，却使得他

的诗歌创作获得了较高的成就。诚如顾嗣立在

《元诗选》中所说：“长春子西游诗最多奇句，如

《龙阳观度贞》云‘碧落云峰天景致，沧波海市雨

生涯’。《望大雪山》云‘南衡玉峤连峰峻，北压金

沙带野平’。《寒食日春游》云‘岛外更无绝情地，

人间惟有广寒宫’。惜全首多涉道家语。”［1］显

然，顾嗣立妙赏那些丝绸之路行旅中写下的奇

句，但对其诗文多关涉道家语有所排斥。清代

诗歌评论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三中指出：

“邱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

切之句。”［2］此“精警清切之句”指的就是丝绸之

路行旅诗。可见，丝绸之路的行旅经验不仅开

阔了诗人的眼界，也使其诗歌风格有了突变，在

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如

此，因丝绸之路之行，丘处机结缘于诗人耶律楚

材，二人之间相互唱和，成为丝绸之路诗歌创作

之佳话。

提及丘处机，就不能不提他的弟子李志常，

他随师父行走于丝绸之路，见证了丘处机西传

道教的经历，记述师父不平凡的丝绸之路之行，

领略西域迥异的风情，并记录师父一路写下的

诗歌作品，其编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典雅

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师徒一行的西域经历，不仅

为后世研究丘处机丝绸之路行旅诗提供了一手

资料，也是后世了解元代西域风物、文化的重要

文献。李志常虽然无丝绸之路行旅诗传世，但

《长春真人西游记》则是难得的美文。元人孙锡

对其成就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门人李志常从

行者也，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

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食、百果、草木、禽

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3］

丘处机的另一弟子尹志平也曾随其西行。

有诗词集《葆光集》一部，收录诗词作品数百首，

其中有丝绸之路行旅诗 4 首，即《金山三首》以

及《西域物熟节气比中原较早》③。诗人以新奇

的眼光打量西域，诗歌描写异域风物，不仅是其

诗词集中的珍品，也是元代汉族诗人中难得的

丝绸之路行旅诗歌。特此选录四首诗如下，以

窥其诗歌内容和风格：

金山

自宣德州至田相公营，约七八千里，乃

金山之北也。

其一

西北行程近八千，却成南下过金山。

金山更向西南望，才见阴山缥缈间。

其二

曾从神仙日下游，五千里外水分头。

时人只解东溟注，不见长河西北流。

其三

西出阴山万里多，一重山外一重河。

大河五次亲曾渡，余外山河未见他。

西域物熟节气比中原较早

止渴黄梅已得尝，充饥素椹又持将。

时当小满才初夏，椹熟梅黄麦亦黄。

尹志平的诗歌内容多以修“道”、悟“道”为主，而

上述几首则反映他亲历丝绸之路的所见所感，

“金山”“阴山”是丝绸之路上的奇峻山峦，在诗

人的描述中却显得平常如见，语言平实，风格平

淡，体现出其以平常心观异域风物的写诗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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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修得平常心”诗学主张的实践。

郑景贤精通医、易、诗、书、琴，作为成吉思

汗西征的从征医，是窝阔台身边的医官④，深得

成吉思汗信任，与耶律楚材关系甚密。二人在

西域生活的近十年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是

知己，也是诗友，多有诗歌唱和。在《湛然居士文

集》中，耶律楚材酬答景贤的诗歌多达 75 首⑤。

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说：“公集中

投赠唱和最多者有一人，即郑景贤是也。集中

呈景贤或和景贤之诗有七十五首，占全集诗的

十分之一（全集凡诗文七百七十六首）。景贤初

与公同在西域，洎于暮年，交谊尤笃。细读诸

诗，其人盖以医事太宗，即《长春西游记》所谓三

太子之医官郑公者也。”⑥从耶律楚材在唱和、投

赠景贤的诗中可知，景贤是一位饱读诗书、才情

非凡的诗人，如其在诗中言“龙冈便腹尽诗书，

落笔云烟我不如”“佳句服君仰泰山”“辞雄韵险

实难还”“文章自愧不如君，敢以玄言渎所闻”

“诗笔饶君甘在后，琴棋笑我强争先”。在这些

诗句中，流露出耶律楚材对景贤诗才的敬仰之

情。耶律楚材是一位天才俊发、文采卓越的诗

人。王邻《湛然居士集序》：“中书湛然性禀英

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数句，或挥扫百张，皆信

手拈来，非积习而成之，盖出于胸中之颖悟，流

于笔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语语，其温雅平淡，文

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掞，又以薄云天，如宝鉴无

尘，寒水绝翳，其照物也莹然。”［4］4王邻对耶律楚

材文学才华予以极高的推崇与评价，而能够让

耶律楚材钦佩的景贤，其诗才可以想象。遗憾

的是，后人仅能在《湛然居士文集》中读到耶律

楚材赠答给景贤的诗歌，而景贤的唱和诗则散

佚，靡有孑遗。

王君玉也是耶律楚材相识于西域的诗人，

二人多有唱和，耶律楚材诗云：“一从西域识君

侯，倾盖交欢忘彼此。”（《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

二首》其一）［4］25阅读《湛然居士文集》，耶律楚材

在西域时，酬答王君玉的诗歌有 34 首，诗题标明

为唱和之作，即《西域和王君玉诗二十首》《西域

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游河中西园和王君

玉韵四首》《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和王君

玉韵》。从诗歌标题即可知，这 34 首酬答诗皆是

对王君玉诗的唱和，也就是说，耶律楚材诗或用

王君玉诗原韵和诗。从这些唱和诗可见二人关

系之融洽。然而，遗憾的是，王君玉的生平事迹

及诗歌均不见文献记载。关于王君玉其人，刘

晓等认为：

王君玉，君玉应为其表字，名与籍贯均

不详。原隐居山林，后投靠蒙古政权，并随

成吉思汗西征。此人与郑师真一样，亦为

耶律楚材在西域结交的知己之一……他不

仅为“六韬三略无不通”的军事将领，而且

擅长诗歌、书法、古琴，并喜欢参禅，在赠答

诗中，耶律楚材曾对他的多才多艺赞叹不

已。蒙古西征之役结束后，王君玉回到山

西，在平阳行省长官胡天禄手下任职，后大

概终老于此。［5］

耶律楚材非常珍惜与君玉的这段缘分，在

遥远的西域，孤独的诗人有幸相遇志趣相投的

君玉，备感欣慰，有相见恨晚之感。《游河中西园

和王君玉韵四首》其三云：

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

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

字老本来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

出伦诗笔服君妙，笑我区区亦强为。［4］99

诗交代了王君玉与耶律楚材在河中府的邂逅。

那么，王君玉是早于耶律楚材到西域的汉地诗

人，而非“并随成吉思汗西征”之人。丝绸之路的

开辟由来已久，中西往来交通较少中断，至元代，

在撒马尔罕有中国诗人居住，亦是常见之事。

诚然，郑景贤和王君玉的诗被湮没在历史

的尘埃中，我们难以知晓诗人的才情，但是，从

耶律楚材“异域风光特秀丽，幽人佳句自清奇”

（《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其一）［4］98、“翻

腾旧案因君玉，唱和新诗有景贤”（《西域和王君

玉诗二十首》其十二）［4］120 的感叹中可知二人皆

为才华卓越的俊才，赢得诗人的赞叹与钦佩。

尤为重要的是，在 1220 年至 1222 年间，在寻思

干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境内），曾

经举行过多次高级别的诗人雅集，耶律楚材与

丘处机、郑景贤、王君玉等诗人之间的唱和，成

为丝绸之路行旅诗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

们以诗歌为媒介，开展了中西交通史上高雅的

文学交流，借以抒发知己之情，以此彰显中国诗

歌艺术的魅力，传播中国文化艺术精神。

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构成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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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诗人耶律楚材是一位天资颇高、极富才

情的文人，并且与丘处机等汉族诗人邂逅于西

域，交游于丝绸之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留

下了诸多互为唱和的锦绣妙语。他扈从成吉思

汗西征途中，创作了 160 多首诗歌，堪为元代丝

绸之路行旅诗坛之杰，在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

位。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评价道：“雄篇秀

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6］340

将他视作元代诗坛的开创者。

的确，耶律楚材是元代诗文发展历程中的

第一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也是

蒙古政权下第一位诗人”［7］。不仅如此，他也是

元代历史上第一位扈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诗人，

是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人中远游西域的代表，

他和扈从忽必烈征云南的刘秉忠，堪为远征诗

人中的佼佼者。他沿丝绸之路行走，行程数万

里，他自称“忙里偷闲谁若此，西行万里亦良图”

（《赠蒲察元帅七首》其六）。他在河中府曾停驻

近 7 年，游赏山水风光，体察民风民情，写下了

大量歌咏西域的诗歌。他暂居河中府，与丘处

机、王君玉等诗人唱和，表达对此地的热爱。他

暂住蒲华城，即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

哈拉），与当地驻守官员蒲察七斤多有交往，对

当地风情赞不绝口，多以诗赠答蒲察七斤。

作为一位契丹人，耶律楚材的丝绸之路行

旅诗为人们展示了西域风情，尤其是遥远的河

中府的自然气候与人文景观。这些诗歌在元代

诗歌史，乃至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其迥异的风

姿、丰富的内容，堪为独具风格之作，对元代游

历诗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域诗人群体

色目诗人是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的主

体部分。色目人并非某一民族的族别称谓，而

是对西域诸多民族的统称。据明代陶宗仪《南

村辍耕录》卷一所录“色目三十一种”，可知元色

目人组成的大概民族数量，但学界多认为陶氏

将蒙古人以及部分汉人亦收入其中，屠寄《蒙兀

儿史记》（卷 154）之《色目氏族表》中，经屠氏考

证，认为陶氏收录有误，有将一个民族分成两个

民族，甚至分为三四个民族，亦有将几个民族合

成一个民族的情况⑦。清人钱大昕《元史氏族

表》列出色目人二十三种。屠寄认为钱大昕以

陶氏统计数字为基础，其所犯错误相同，故而亦

有出入。有学者认为近人屠寄所统计数字较为

准确［8］13。元代西域人的成分十分复杂，有来自

西方诸国的各色人，如欧洲人、中亚人等，加上

元代对各个民族的译名又不尽统一，且随着时

代变迁，各民族间不断融合，很难精准地予以区

别。诚然，对元代色目人精确的种族统计，学界

尚存在争议，但若以明代陶宗仪所收录的三十

一种为准，可略知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

体中，用汉语写诗的色目诗人族别之众多，为前

所未有之奇观。元代西域诗人群体构成较复

杂，群体较庞大，且大多数诗人离开西域故地有

数代之久，亦无亲身的经历。但他们对西域故

地充满着眷恋，视之为精神家园，在其诗歌创作

中，西域故园情结挥之不去。或神游，或遥想，

多赋予诗歌淡淡的丝绸之路情怀，成为元代丝

绸之路行旅诗坛上的一支奇葩。

关于元代西域诗人群体构成族群情形的概

括，最早者为清代学者王士禛，他在《池北偶谈》

中指出：“元名臣文士，如移剌楚才，东丹王突欲

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

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真人也；迺贤，葛

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

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剌鲁氏也；瞻思，

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

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

之？”［9］王士禛以欣赏的口吻列举出这些在元代

诗坛占据重要地位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他们

是元诗的半壁江山，赋予元诗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情感基调。他们在功名、节义、文学方面取得

的成就，甚至远超那些自古以来以文名取胜的

齐、鲁、吴、越之地的世家贵胄子弟。当然，王士

禛是站在清代学术的前沿阵地，一览元代诗坛

的西域诗人群体构成情况而予以评述。他对于

每一个诗人的族别，或籍贯有大概的交代，但

是，因西域地域广阔，族群众多，王士禛关于籍

贯、族别之说，过于模糊和廓落。其中问题最大

的是关于辛文房和萨都剌，一为西域人，其所属

区域过于广泛；一为色目人，其所属族群过于

宽泛。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专设“文学篇”，

从“西域之中国诗人”“基督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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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西域之中国文家”

“西域之中国曲家”等五方面论西域少数民族诗

人的族别及其文学创作。其中，第一类诗人有

15 人，仅知其身处西域者有 8 人，即泰不华、聂

古柏、昂吉、完泽、马彦翚、辛文房、阿里、伯颜；

知其部族者有 2 人，即迺贤（葛逻禄人，亦称葛

罗禄、卡尔鲁克等，是一个说突厥语的游牧部

族，为铁勒人诸部之一）和郝天挺（朵鲁别族，又

译朵儿边、朵鲁班，属于尼伦蒙古部族）；知其民

族为畏吾者有 2 人，即三宝柱和薛昂夫；知其为

西夏遗民（包括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者有 3
人，即张雄飞、余阙、斡玉伦徒。第二类诗人有 5
人，知其部族为雍古（阴山以北的部落）马氏者

有 3 人，即马润、马祖常、马世德；不知族别者有

2 人，即雅琥和别都鲁沙。第三类诗人有 9 人，

均为信奉回回教的西域诗人。第四类诗人有 8
人，除马祖常、余阙二人外，知其部族为雍古者

有 1 人，即赵世延；知其为唐兀人者有 1 人，即孟

昉；知其国家或城市者有 2 人，即赡思（大食国）

和察罕（板勒纥城，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知其

民族为回回者有 1 人，即亦祖丁；知其身处西

域者有 1 人，即贯云石。第五类曲家有 16 人，除

贯云石外，知其身处西域者有 8 人，即马九皋、

琐非复初、不忽木、兰楚芳、沐仲易、虎伯恭、虎

伯俭、虎伯让；知其民族者有 3 人，即丁野夫和

赛景初为回回人，全子仁为畏吾人；知其信仰基

督教者有 4 人，即月景辉、金元素、金文石、金武

石。此外，有许多西域书法家、画家亦擅诗歌，

粗略统计起来有 20 余人，分涉不同民族。

当代著名学者杨镰的《元西域诗人群体研

究》可谓典范之作，他以 20 年的探索为奠基，查

阅大量资料，爬梳多种古籍文献，钩沉史籍，甄

别材料，考镜源流，几乎覆盖了元代西域汉语诗

人，总括大貌，择其要而论之，在宏大视野的综

论与见微知著的考辨相结合的研究中，既展示

了元代西域诗人的风貌，也论辩著名诗人的生

平事迹与诗歌成就。杨镰共统计出元代确属西

域人，且用汉语写作诗歌，并流传至今者有 100
余人，色目人 20 种左右，其族别或宗教派别主要

有：乃蛮、畏吾、克烈、回回、康里、拂林、也里可

温、答失蛮、葛逻禄、唐兀、撒里、雍古、西夏、于

阗、龟兹、大食、阿儿浑、钦察、塔塔儿等［8］13。在

100 余位诗人中，有很多人的族属不能确定。不

过，20 余种族属并非在同一标准中，其中一大部

分是民族，一部分是地域或国家，一部分是所信

奉的宗教，如也里可温即是基督教。然而，无论

是族别，抑或地区和宗教派别，这些都是来自西

域的诗人，如伯颜、廉希宪、不忽木、高克恭、马

祖常、贯云石、薛昂夫、迺贤、丁鹤年、辛文房、余

阙等，一大批灿如繁星的诗人，他们的汉语诗歌

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元代诗歌的繁荣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仅是丝绸之路行旅诗中

的奇迹，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观。“在中国历史

上哪个朝代的诗坛曾有过这等奇异盛况？哪个

朝代的文坛曾将大食、拂林、乃蛮、康里、钦察……

作家都包括在其中？就这一点而言，西域诗人

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

奇迹。”［8］14

基于前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再结合其他

材料，我们可以对西域丝绸之路行旅诗人作如

下概括：一是仅知民族者 14 人，其中康里人 5
人，即不忽木、回回、巎巎、不花、泰熙奴；回回 7
人，即高克恭、萨都剌、阿里木八剌、伯笃鲁丁、

买闾、吉雅谟丁、丁鹤年；畏吾 1 人，即薛昂夫；

葛逻禄（东突厥）人 1 人，即迺贤。二是仅知国

别者 8 人，其中北庭人 2 人，即大都闾、不花帖木

儿；高昌人 2 人，即五十四、道童；于阗人 1 人，即

李公敏；龟兹人 1 人，即盛熙明；大食人 2 人，即

瞻思、哲马。三是仅知宗教信仰为也里可温（基

督教）者 2 人，即雅琥、赵世延。四是仅知所处

地域为河西者 6 人，即孟昉、观音奴（志能）、观

音奴（鲁山）、甘立、斡玉伦徒、昂吉。五是仅知

氏族者 3 人，其中伯牙吾台氏 1 人，即泰不华；塔

塔儿氏 1 人，即察伋；乃蛮答禄氏 1 人，即答禄与

权。六是知国别与民族者 12 人，其中高昌畏吾

人 4 人，即贯云石、鲁山、伯颜不花、脱脱木儿；

北庭畏吾人 7 人，即廉希宪、廉恒、廉惇、廉惠山

海牙、边鲁、三宝柱、别罗沙；于阗畏吾人 1 人，

即丁文苑。七是知民族及姓氏为蒙古克烈氏者

2 人，即拔实、兰楚芳。八是知所处地域及民族

为河西唐兀人 3 人，即余阙、张翔、王翰。九是

国别、民族及氏族为高昌畏吾偰氏人 5 人，即偰

玉立、偰哲笃、偰逊、偰斯、偰长寿。十是知民族

及宗教信仰为信奉也里可温的雍古族人 1 人，即

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构成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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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常。十一是知国别及宗教信仰者为信奉也

里可温的拂林（大秦）人 1 人，即金哈剌。十二

是无所考证者 9 人，即伯颜、烈哲、月鲁、月忽

难、爱理沙、沙班、野先、定位、辛文房。

总之，西域行旅诗创作群体中的诗人，民族

构成十分复杂，总体以畏吾、回回为主，约占

31%。有国别可考的诗人共计 16 人，分别来自

于高昌、于阗、大食和龟兹四国，其中高昌诗人

又以 11 人之数居其冠。除了高克恭、贯云石、马

祖常、余阙、丁鹤年及迺贤这 6 位诗人，有著述

流传于当世，其他诗人的诗文集大多散佚，仅存

零星残篇于后世文人的辑录选集中。

二、丝绸之路行旅诗诗人群体特征

由上述可知，汉族及中原少数民族行旅诗

创作，留存较少，但可从中归结出一个明显的特

征，即以耶律楚材为中心，丘处机、王君玉等人

为代表，他们彼此互相唱和、赠答，通过吟咏西

域奇景，追忆在丝绸之路行旅中的独特际遇，以

表达对彼此的思念与对过往岁月的不舍之情。

总体而言，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的创作，西域诗

人的佳作奇篇保存流传得更为完善，他们虽在

民族、国别上更为复杂多样，但其思想倾向与审

美志趣却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一诗人群体共同

呈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一）民族标识 色目为征

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大多来自亚洲北部、中

亚地区，甚至有欧洲部分地区。他们族源繁多，

因其容貌异于中原汉人，故总冠以“色目人”之

称，明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曾列出“色目人

三十一种”。西域诗人群体，其实为色目诗人

群体。

这些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因有较高的汉文

化程度，都有汉语诗歌作品，其中不乏名家，如

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等人，均有诗文集传

世。而大部分人传世诗歌并不多，多则数十首，

少则数首。这些人在中原主要作为官员，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政治原因，

大多都起有汉族姓名，或以族属简称为姓，或以

先祖任职中的一个字为姓，或以信奉的宗教

为名。

（二）执笏庙堂 积功兴业

大多数丝绸之路行旅诗人在政治上颇有建

树，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或任朝中要职，或任

地方官员，在元代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 40
余位诗人皆有职务，有近 20 人身兼数职，或一生

担任多职。从朝廷命官，到地方要员，官职大小

不等，但分布十分广泛，尤其突出的是其中多人

任江浙、福建、江西等江南富庶之地的要职。有

如此众多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任要职，这在中

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一现

象充分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官员的极度

重视，与元朝的基本国策相符合，从侧面也反映

出政治权利不平等。元朝是多民族统一的朝

代，在治国理念上倡导大元气象，在文化精神上

以大为宗，在思想境界、政治理念上崇尚壮大宏

伟，是为了实现海内归一的统治目的，旨在建立

统一的政权。但是，在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在

政治领域内，各民族之间所谓的“平等”终究不

可能实现。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元代社会的一大

特点，而这一点与其追求的“大元”文化精神并

不相悖。元朝统治者公开地将各民族按照族别

和地区划分为四个等级，将社会民众和民族等

级化和区别对待，这是不争的事实。蒙古人为

第一等人，色目人（西域各少数民族）为第二等

人，汉人（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为第三等

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

人。四等人中，汉族的地位最低。元代的汉人

与汉民族并非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也包

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南人”实际上大多是

江南的汉族。“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

上 享 有 不 同 的 待 遇 ，权 力 和 义 务 都 极 不 平

等。……元朝也因此显示出比辽、金等王朝更

为浓烈的民族色彩。”［10］四等人中，南人的政治

地位最为低下，凡要职与他们无缘。

对此现象，《元史·王都中传》中有记：“当世

南人以政事知名闻天下，而位登省宪者，惟都中

而已。”［11］4232 而事实上，王都中虽仕至行省参知

政事，从二品，但与行省之职相去甚远，用则参，

不用则闲，可谓虚职而已。故而，有元一代，江

南汉人能担任实职者寥寥无几。如赵孟 仕至

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吴澄任翰林学士，正二

品。他们的官职品级不可谓不高，然究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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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文学之职，其身份与品级则难以匹配，遑论

其权力。抑或，他们是盛世政坛上的装饰或点

缀而已，统治者以此昭示天下民众，大元之所谓

气象而已。元末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中

指出：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

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

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

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

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

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

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12］49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的大学者，其去元不远，亦有

在元生活的经历，他的言论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朝担任重要官职，

享有优越的政治待遇和政治地位，既可从侧面

反映出元统治者的用人主张与政治方略的关

系，亦能解释西域诸多少数民族不辞千里，远赴

中原的内因所在。这既体现出元朝最根本的政

治生态与治国策略，也可窥见元代政治生活中

的极端不平等现象。

（三）璧奎取仕 得之科举

除去个别生平事迹不详者，大多数丝绸之路

行旅诗人都能进士及第。元朝近百年间，以科举

取 士 者 并 不 多 ，曾 两 度 停 科 ，其 中 前 55 年

（1260—1314 年）停止科举。从元仁宗延祐二年

（1315年）举行首次科考，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

（1366年）最后一次取士，科举举行共51年。另有

6 年（1336—1342 年）中断，元代科举制度实际推

行 45年。按元朝科举制度，三年举行一科，45年

共开科 16 次。据《元史·选举一》之《科目》条记

载，元代科举 16 科，共计取士 1139 名［11］2015-2027。

而元代庞大的官僚群体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据

《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记载，元代各类官

员总数为 26690 人，相对元代庞大的官僚队伍而

言，科举入仕者可谓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却有

众多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子弟多有进士及第，这

一现象非偶然，实乃统治者科举取士政策向少数

民族倾斜而致。

虽然，元朝科举所取人士极少，但官员队伍

却很庞大，这与元朝独特的擢录制度有关，即吏

员出职制。所谓吏员出职制，即是一种直接从

吏中提拔而入官制度。该制度保证了元统治者

将擢拔官员的大权握于手中，大量的官员由此

道而产生，实在是一大创举。元朝大儒姚燧在

《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中说：“大凡今仕惟

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

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

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

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

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13］元

末明初叶子奇对此有着十分精辟之论，他说：

“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

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

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

直可废也。岂时运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

也。”［12］82 元代科举制不过是粉饰太平之工具而

已，吏员出职制才是真正的取士之道。清末学

人曾廉考察元代文人行迹后认为，“元时人士皆

竞于文学而不竞于禄仕”，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元

代士人崇尚文学而轻视功名利禄的表现，是一

种淡泊坦然的心态。而事实上，如果联系元代

的职官制度，汉族士人热衷于文学创作，亦是多

有无奈。

政治权利是吸引西域人前往中原的磁铁，

在以京城为中心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

场。他们留在中原，寻找进入高层社会的机会，

同时，耳濡目染中原文化的魅力，加之统治者的

大力推广，学习汉文化从元朝建国之初辄成为

一股热潮，始终不减弱，并一发不可收。元代华

化之甚，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反映，色目人对

汉文化的推崇学习，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们

崇尚汉文化，拜师大儒，交友儒生。元人许有任

在《咬思永字说》中讲述了一个色目人家庭对汉

学的态度和学习情况：色目人咬生，培养学识，

积累学养，非儒生不交往，可见在他们的心中，

儒生是最有文化的人，而儒学能够消除他们养

成的不良习气。此非特例，在元代西域少数民

族自觉接受华化是一种风尚，一种潮流。马祖常

家族信奉也里可温（基督教），入中原后以“马”为

姓氏，“子孙更业儒术，卒致光显焉”［14］。交友选

儒生，成为儒者，是他们的理想。马祖常在其诗

歌中，表达了其家世华化的历程以及能成为儒

者的骄傲，《饮酒》其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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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

山，日日闻鼓鼙。

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诗书百年

泽，濡翼岂梁鹈。

尝观汉建国，再世有日 。后来兴唐

臣，胤裔多羌氐。

春秋圣人法，诸侯乱冠笄。夷礼即夷

之，毫发各有稽。

吾生赖陶化，孔阶力攀跻。敷文佐时

运，烂烂应璧奎。［6］675

这首诗中，诗人追忆先祖在西域的生活和事业，

然后讲述家族百年来受到诗书的润泽，并且，纯

然以儒者的立场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华化现象和

根源，最后四句以自豪的口吻吟咏，祖上虽然是

夷人，但一旦入中原，则华化之甚。诗人巧妙化

用了《春秋》所规定“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

中国则中国之”的法则，强调先祖华化符合历史

发展趋势，接受汉文化的陶冶化育，是追求进步

的选择，而他自己更以“敷文佐时运，烂烂应璧

奎”而骄傲，“璧奎”是壁宿与奎宿的并称，谓壁

奎是主文章之星。从上述众多进士及第的西域

诗人中可以想见当时华化风气之甚。在汉文化

的普及中，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日益隆

兴，并成为一股潮流，遍及各地。

（四）雅好文学 兴于世家

在上述总结的西域诗人中，康里不忽木家

族，一家两代中三人为诗人；北庭畏吾廉希宪家

族，一家人两代中四人为诗人；高昌畏吾偰氏一

家三代为诗人。有元国祚相对较短，在不足百

年内，却诞生了如此多的西域少数民族诗人世

家，这在中国历史上确为罕见。康里本游牧民

族，不忽木家族入华最早，他拜元初大儒许衡为

师，刻苦研读汉文文献，日诵诗书。重视孩子们

的教育，将两个儿子送到国子监读书，一家父子

三人，皆有诗留世，虽仅存一二，但亦能自成风

格，诚如陈垣评价不忽木《过赞皇五马山泉》诗

时说：“虽一鳞一爪，然流丽可喜。”能诗者有父

子，有叔侄，如廉氏家族；高昌畏吾偰氏，三代为

诗人，堪为奇迹。

另外以二代、三代为主的诗人群体，亲历丝

绸之路者并不多见。虽然能赋诗言志，但是因

其离开西域久远，其诗歌内容基本不再有丝绸

之路情怀或西域印记。因而，尽管从他们的身

份和民族属性而言，隶属于西域诗人群体，然因

主客观原因，很难在他们的诗歌中发现有关丝

绸之路或西域家园的蛛丝马迹，他们在文学上

并没有表现出丝绸之路经历或西域家园记忆，

故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较少。除了马祖常、贯

云石等极少数诗人的诗歌中有些许丝绸之路印

记外，其他诗人的诗歌与一般汉族诗人的诗歌

无甚差别。因此，在西域诗人群体中，选取马祖

常、贯云石为代表，其他人的诗歌不再论及。尽

管就丝绸之路行旅诗的创作而言，成绩寥寥，但

他们以西域少数民族诗人参与到元诗的创作

中，共筑诗坛。其中不乏杰出诗人，堪与汉族诗

人并驾齐驱，为繁荣诗坛做出了卓越贡献。清

顾嗣立《元诗选》称：

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

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

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

佻，丽而不缛，真能与袁、赵、虞、杨之外，别

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迺易

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

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6］1185-1186

顾嗣立立足于全元诗坛俯瞰西北诗人群体

的诗歌创作成就。的确，元代诗坛因西域诗人

群体的加入，改变了中国诗歌创作以汉族诗人

为主体的诗坛格局，不仅丰富了诗歌题材和主

题，也促使诗歌风格及审美的多元化。虽然，他

们中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难觅丝绸之路痕迹，但

是，毕竟他们代表着西域之风，在不经意间悄然

改变着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的精神风貌和审美

特质。

结 语

基于元代独特的文化气象和社会现实，元

代丝绸之路行旅诗较之于其他时代呈现出内容

丰富、审美纷呈、风格多样、情感奔放的特点，展

示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总特征。丝绸之路行旅诗

作为元代文坛上的一股溪流，尤其体现出蒙古

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发自内心的

钦佩，在自觉追求华化的过程中，以惊人的速度

融入中原文化，并创作大量诗歌，抒发情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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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一统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不过，丝绸之路

行旅诗人与其他文人有所不同，他们或亲历丝

绸之路，感受异域文化，对家国的情感体验最深

刻；或背井离乡，由西域到中原，在文化的融合

中、在对中原的认同中，不断回眸记忆中遥远的

故乡，他们的家国情怀独特且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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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以诗赠云……”。参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

记》，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0 页。⑤赵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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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 1984 年版，第 1022

页。参见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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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群体构成与特征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ative Group of Yuan Dynasty Silk Road
Travel Poetry

Na Xiuyan

Abstract: The re-excava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Yuan Dynasty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o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changed the pattern and style of the Silk Road travel poetry crea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oets’
groups and their unique spiritual style. Among them, the Silk Road poetry consists of two major groups: Han poets,
minority poe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poe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former take Han poe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Khitan poet Yelü Chucai, they either describe the scenery along the Silk Road, or sing and express their
feelings, rich in deep and senti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latter group is particularly complex because of the poets of
the Silk Road countries, and not many of their poems have been handed down, which shows distinct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 pursuit.

Key words: Yuan Dynasty；silk road traveling poetry；poet community；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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